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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听说有‘世界杯’这个事儿，还是 1966年，那年是英格兰世界杯，我当

时15岁，在北京业余体校踢球，正开始对足球感兴趣，听一个西城体校同学说他看了

个电影，讲葡萄牙队有个球星‘黑豹’尤西比奥，带葡萄牙队在世界杯战胜朝鲜队，我

也没见过世界杯，也不知道世界杯什么概念，就觉得是特别神奇的一个事儿。”中国足

球名宿张路回忆起自己与“世界杯”的第一次接触，直接将时代的指针拨回到 1966

年，“但是非常遗憾，那年正好赶上‘文革’，我的足球梦基本破灭了。再接触世界杯就

是 1970年了，那年我到陕西‘插队’，在陕西队当运动员，冬训时去昆明，当时还没有

海埂基地，叫东风体育场，我们住在旁边一个招待所里。当时是马克坚指导带了一部

电影到昆明给我们在小礼堂放了，那部电影是 1970年世界杯的官方纪录片，一个英

国导演本来要拍英格兰队卫冕的，结果是贝利带巴西队夺冠。这部电影彻底改变了我

对足球的理解，后来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至少十几遍，每一遍都有新的感受。可以

说，这部电影对我的影响，甚至对中国足球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我们看完这部电影才

清楚知道，现代足球应该是这样踢的。”

张路说的那部电影，名为《世界在他们脚下》，从上届冠军英格兰队乘坐大巴到机

场登上前往墨西哥的航班，到巴西队在阿兹台克体育场举起冠军金杯、观众中一位小

朋友憧憬4年后去慕尼黑再看世界杯，时长90分钟，被球迷公认为世界杯官方纪录片

的“划时代作品”，当然，在纯粹的足球领域，1970年世界杯也完全无愧于“划时代”的

标签。

国内老一辈足球人大多认同张路这个观点：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是真正奠定现

代足球基础的一届世界杯赛，这届杯赛的经典之处在于搭建出现代足球的框架，如张

路所说，以后的一届一届，速度更快，对抗更强，战术套路更丰富，或侧重防守，或侧重

进攻，或侧重传控，或侧重冲击，“但都在足球本身的规律之内运行和发展”。所以半个

世纪之后回望，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交接时新中国承受的苦难压迫到各行各业，

国人本该与世界杯“更早对接”的时间被推迟了——可以作为对比的一个有趣的例子

是，英国人捧出全球第一份足球比赛规则的1863年，“恰逢”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端，

所以看上去更像是社会衍生品的“足球”，其实由始至终在用“世界杯”这种方式记录

着历史车轮的滚动。

1966年和 1970年，我国专业足球人开始“看见”世界杯，到百废待兴的1978年，

中央电视台转播当年阿根廷世界杯，才算是真正推开一扇门，把“世界杯”放在最广阔

的观众人群的眼前。

“从那年我们转播世界杯以后才知道，哎呦，这就是世界杯啊。那是咱们国家第一

次转播世界杯的比赛，比赛在阿根廷，后来冠军也是阿根廷，很多人就是从那时候起

成为阿根廷球迷的。”83岁的宋世雄对自己44年前在香港无线台“借”卫星信号第一

次解说世界杯的场景记忆犹新：“解说员就我一个，没有信息来源，解说资料都是临时

从香港买报纸整理，一通宵一通宵熬过来，把世界杯带给了中国观众。”

这一发就不可收：2002年，中国足球队也冲进了世界杯。

几度冲击“世界杯”未果后，“神奇教练”米卢来到东方接手国足，他和最后

一批在专业体制下磨砺出来的球员最终修成正果 ，让“2002韩日世界杯”对中国

球迷而言不再是遥远影像，而成为真真切切摸得着的“我们的世界杯”，2002韩日

世界杯，国足昂首踏进决赛圈，国人迅速展现出“燃烧”世界杯的巨大潜力——

2001年年底中国终于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按照商务部门的统计，2002年中国

GDP首次突破 10万亿元，用“万马奔腾”“欣欣向荣”形容 20年前中国的迅猛发

展并不为过，而足球在那个年代的冲锋陷阵，至今还让人津津乐道。

“我们第一次打世界杯，能参加（决赛圈）就已经是非常大的荣耀了，谈不上

任何经验，也谈不上有多深刻的体会，就是开了眼界，本身就是一种荣誉，不光是

首发11人，就是出征的23人，都有非常强烈的使命感和荣誉感，这是中国足球历

史性的一刻，去感受就好了。”现任中国U16国家队主教练、2002世界杯国脚杨晨

谈起往事语气里还是透着兴奋，但他也不回避在那届世界杯上留下的一点遗憾：

“我们出征之前就想能进一个球，后来我们打了2个立柱，肇俊哲打巴西时候1个，

我打土耳其时候1个，就差一点点，终归是有遗憾的，如果进了，我们至少在世界

杯上就留下1个进球。所以足球就跟人生一样，会有很多意想不到。”

当时还在德国法兰克福队效力的杨晨并不是国足阵中唯一一名有海外经历的球

员：范志毅、孙继海、马明宇，都已经习惯和“老外”同场竞技，杨晨说1998年

去法兰克福时，对于德甲联赛就很熟悉，“央视每周转播德甲和意甲联赛，所以不

陌生”，所谓的“局限”，还是 1998年他只身前往法兰克福时的身份还是“留学

生”而非“职业球员”——中国足球职业联赛1994年刚刚起步，彼时尚不清楚转

会系统如何与国际接轨——“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没有人一开始就肯定我能留在德

国，竞争很激烈，但我最后真的在那里适应了环境、站稳了脚跟。”

国足在韩日世界杯打了3场小组赛，杨晨在首战哥斯达黎加和第三战土耳其时

都是首发，第二场对阵巴西时则坐在替补席上，聊起这段故事，杨晨说这是米卢为

了让球队所有人都能踏上世界杯赛场而作的选择。

“不是因为巴西队强，需要减少 1个前锋去打反击，米卢就是想让更多人享受

在世界杯赛场踢球的那种感觉，所以调整相对多一些，可以说我们那时候不会考虑

个人的事儿。”杨晨说，“2002年世界杯对我本人也好，对中国足球也好，都具有

历史性的意义，我们享受到了。”

2002世界杯带来的精彩故事，远不止 3场小组赛所能涵盖，而这届特殊世界

杯对中国足球的影响，甚至发酵到了20年后的今天——在这20年间，中国足球乃

至整个中国，都在继续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借助上世纪90年代末中文互联网的第一次创业大潮，中国网民的数量在新世

纪第五年成功破亿，拨号上网逐渐被宽带网络所取代，门户网站的竞争进入白热

化，“巨头们”不约而同把 2006年德国世界杯当作主战场，试图消解中国球迷对

世界杯惊鸿一瞥后无处安放的复杂情绪——“让球迷到现场去”，就是最有力的营

销策略。

胡庆伟就是幸运球迷之一，2006年，他通过网络抽中了2006年德国世界杯1/

4决赛球票，“第一次出国，当时网上订酒店、机票不方便，只能通过朋友找当地

华人帮忙。”

计划赶不上变化，世界杯期间酒店紧俏且价格高昂，因此，见证“桑巴军

团”被“高卢雄鸡”淘汰后，他在法兰克福中央车站的大理石地砖上熬了一夜，

身旁满是巴西球迷和法国球迷，他们悲喜不同，均湿了球衣，说不清是啤酒还是

泪水。

从 1990年至 2002年，胡庆伟的世界杯记忆完成了“21寸彩电到液晶电视”

的更迭，而在德国感受过鲜活的足球情绪后，“到现场看球”成为他自己和世界杯

的“约定”。

科技的发展让“约定”成为可能，光纤网络逐步取代传统铜缆进入千家万

户，中国的网速渐从“绿皮火车”阶段步入“高铁”时代。2010年南非世界杯，

胡庆伟“明显感觉到网络购票变得友好”，他在官方购票渠道买了球票，通过境外

旅游网站预定了全程酒店和南非境内机票，还体验了租车自驾南非的惬意。而到

了2014年巴西世界杯，这套流程甚至在一部手机上就能完成，那年，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发布数据称：“我国网民手机上网使用率达 83.4％，首次超越传统 PC

（电脑）使用率。”

“2006年世界杯，订票、订酒店等单项服务较多，到 2010年，观赛和旅游打

包的一站式服务明显更受球迷青睐。”更嗨国际旅行社创始人朱瑞龙记得，2002年

世界杯打开中国球迷出境观赛大门，此后，每届世界杯观赛参团人数都在增加，

以企业自身数据为例，“2006年不到 200人，2010年为 531人，2014年约 1200

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达到峰值，8000多人。”

越来越多中国球迷的出现让胡庆伟不再“小众”，他记得，德国世界杯期间，

他总被外国球迷问：“中国队没来，你为什么来？”他回应道：“我来了中国就来

了！”仅过4年，出现在现场的中国元素可以回答一切疑问。

场内广告牌上“中国英利”4个汉字揭开了中国企业赞助世界杯的序幕。当世

界杯 80年历史中首次出现中国品牌的身影，人们才意识到，响彻南非世界杯的

“呜呜祖拉”也来自中国小镇义乌。胡庆伟发现，“当更多中国元素出现在世界

杯，‘为什么来？’这样的问题自然消失不见。”

2014巴西世界杯，“中国制造”的标志更拓展至比赛用球、安检设备、吉祥物犰狳

“福来哥”等领域。到2018年，无论是游客数量还是赞助品牌，中国元素在俄罗斯世界

杯达到顶峰，前往俄罗斯观赛的中国游客超 10万人，多达 7家中国企业跻身官方赞

助体系，《福布斯》专栏作家马克·特纳形容：“在长达一个月的世界杯期间，游客们可

能会恍惚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广州恒大淘宝队的中超赛场。”

蒋啸和5名同学的出现更加强化了这种印象。

2018年 6月 14日，东道主俄罗斯队与沙特阿拉伯队的世界杯揭幕战，6位来自

中国西南大山深处的孩子护送着国际足联会旗率先入场，“中国”在韩日世界杯之

后，再次站到了世界杯球场中央。

“感觉很不真实。”从小踢球的蒋啸从未感受过数万人山呼海啸的欢呼声，随着

声浪腾起的是他心里的感叹：“足球真是世界第一运动。”他把在世界杯的经历和球

场边捡拾的一棵草一起带回家乡，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6位

小旗手的经历影响了更多同乡开始关注、参与足球，“县里几乎每个学校都建了球

场，我们学校的球场还加了护栏。”

蒋啸并不清楚，得益于国际足联青年计划和赞助商的支持，全球像他一样幸运

的孩子约有超过3800名，但他和同学代表的“中国护旗手”，是世界杯近90年历史

里首次出现，“也许我们可以让世界足球不要忘记，还有中国。”

“这届世界杯，球票价格比上一届便宜，但机票、酒店等出行成本贵了近两

倍。”朱瑞龙表示，对疫情的担忧加上成本高昂，让准备到现场观赛的中国球迷数

量有所减少，但在多哈街头依然有不少中国球迷，他们中的很多人举着自拍杆对着

镜头滔滔不绝，“和往年专注于自己看球、旅游的客户相比，今年新增的客户很多

都有生产新媒体内容的诉求。”

除了五星红旗、球衣、球鞋等必备物资，前往多哈前，胡庆伟专门准备了T恤

和自拍杆，“这是第一次在北半球冬天举办的世界杯，当地气温近30摄氏度，相当

于我今年要过两次夏天。”他说，在自己现场体验的第五次世界杯上，他愿意站到

镜头前，以一个普通球迷的视角记录这届世界杯，“这次很多球迷不能来多哈，我

希望找到他们关心的话题，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展现现场气氛。”

胡庆伟首次去世界杯的 2006年，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中，首次公

布我国手机上网人数为 300万，仅过了 4届世界杯，这个数字已经增加了近 350

倍：截至 2022年 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51亿，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 99.6%，

其中，短视频的用户规模达9.62亿。

目前，抖音、快手、小红书、B站等内容平台不仅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载

体，且尝试向涵盖社交、文化传播、商业化等多功能和多身份转换。

“从销售情况来讲，To B端的订单在赛前基本已经结束，To C端我们会和主

流短视频平台合作，用自己的账号或请达人助阵进行带货直播。”第三次和 FIFA

（国际足联）合作，杭州孚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德”）再度成为世
界杯官方特许授权商，相比上一届的全球官方特许授权商身份，疫情之下，孚德

2022年签下的世界杯 IP授权更聚焦于大中华区，该公司CEO 郭志浩表示，相较

往届，短视频、直播的入局将会给这届世界杯衍生产品营销带来巨大变化，“现在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正是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营造’，除销售之外，我们还要

进一步推广世界杯 IP。”

世界杯的影响力在丹寨已经燃起“星星之火”。当蒋啸走出大山，成为山东建

筑大学的一名大学生，同样来自丹寨的金粲璨也将迎来自己踏上世界杯赛场的机

会：12岁的他已通过小旗手选拔，或将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决赛赛场亮相。得

知这一消息后，蒋啸表示，“很想告诉粲璨，希望他把握机会，因为这将是他一生

最难忘的一次经历。”

可能是入冬的缘故，2022卡塔尔世界杯来得比以往更“矜持”一些：直
到开赛前一周，参赛球队这些主角才陆续集结赶往卡塔尔，全不见以往多
队早早在参赛地筹建“大本营”安心备战的热闹景象——但无论如何，世界
杯还是来了。
今后30天，“足球”“世界杯”将成为国内社交媒体上“躲也躲不开”的

热点话题，中国足球队的惯性缺席，并不妨碍世界第一运动在神州大地上
博取热爱。

2001年 10月 7日，辽宁沈阳，2002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足 1∶0阿曼，

成功晋级2002韩日世界杯。

世界杯来了，和在任何地方一样，也在中国生了根发了芽——
这好像不是足球，但这的确就是足球。

1986年 6月 29日，墨西哥墨西哥城，墨西哥世界杯决赛，

阿根廷3∶2西德。马拉多纳亲吻大力神杯。

德国世界杯，巴西VS法国开赛前，一位中国球迷在球场和

巴西球迷合影。

卡塔尔首都多哈郊区，卢萨尔体育场的全景，该体育场可容纳8万人，将举

办2022年世界杯决赛。

中国人“看见”世界杯

中国人“冲进”世界杯

中国人“拥抱”世界杯

中国人“传播”世界杯


